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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着夏的脚步近了，我们抓着春
的尾巴去户外爬山。

这是一条几乎荒废的高山老路，从
大畈镇大坑村聂家垄湾到黄沙铺有十几
里。以前不通公路时，这条山路是黄沙
铺人到大畈，到通山的主要道路。现在
很少有人走了，路上荆棘满布，杂草丛
生。路面宽处有一尺，窄处只能侧行。
有许多地方用石板铺就，过沟过坎还有
陈年的杉树筒搭着。带领我们前行的老
人说，这是通山县一条茶马古道之一。

我的家就坐落在这条路的山脚下，
可我从未走过这条山路。我的爷爷奶
奶以前经常走这条路，他们去黄沙铺镇
贩卖自家种的梨子，也贩卖其他农副产
品。爷爷的梨子种得好，个大皮薄，汁
多，清脆甘甜，很好吃。以前，每到梨子
成熟季节，黄沙人也翻山过来买梨子。
他们不是用钱买，而是用大米或者其他
东西找爷爷兑换。爷爷那时一天挑一担
去黄沙，清早去，天黑才回，很是辛苦。

等到我长大成人，公路通了，这条
路也就荒芜了。

行至半山腰，树高了，林密了，春末
的山林被浓郁葱茏的绿洋洋洒洒铺满
厚厚的一片，恬静的阳光温暖的洒在上
面，一片金黄，温柔的清风像慈母抚摸
孩儿的面颊，树儿草儿花儿都淘气的在
春天里嬉闹。躲在丛林里的一股清泉叮
当作响声引起了大伙的注意，大伙纷纷停
下脚步，跑到溪边戏水，我向你泼水，你向
我扔石头，欢乐的声音在山间回荡。这
时，一种熟悉而又别样的味道扑鼻而来，
我发现溪边长了不少的苦菜。捧着苦菜，
一丝丝淡淡的苦味，和清清的叶香令人心
旷神怡。

我认识苦菜。以前在家乡，在那些
还很贫困的年代，苦菜是农人主要的菜
肴。我爷爷奶奶和父母经常在苦菜成熟
季节到山上，到沟边，到路边，四处釆摘，
或当菜，或做汤，或者晒干当冬天的菜
肴。说实话，当时缺少油盐，苦菜很不好
吃，不仅苦，还涩嘴。现在人们对它不是
这样的认识了，说它是绿色食品，能治病，
什么防癌，降血压，把它当成稀罕物，当宝
贝，据说在城里几十块钱一斤，还很少能
买到。

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们给这种可爱
的小草取个这样的名字——苦菜。它苦
吗？是它生长山上，沟边，人们不在意的
路边，孤独地抽芽，孤独地出叶，又孤独
地自生自灭的苦命运？还是仅仅是它的
苦味道呢？

苦菜的确是孤独的，微小的，它一
生短暂而又悄无声息。

但是，它的生命力很顽强，很自
信。它不需要精心的种养，不需肥沃的
土壤，甚至不需要多大的空间，只要一缕
春风，一线阳光，一滴雨水，它就会抖落
泥土钻出地缝，精神十足的长着，悄悄地
生长着，展现它的绿色和它独有的香
味。即便是初长成条，被人掐去刚冒出
来的嫩芽，它会延着根茎照样不屈不挠
地在自己的条枝上长出新芽，又齐刷刷
蓬蓬勃勃长出一片新绿，直到秋天到来
之际，随着众多杂草一起衰老枯黄死
去。然后，叶枯茎黄，地底下的根还活
着，待到来年春风再至，它又活过来了，
又是一遍绿。

这就是苦菜！
我是忘不了苦菜的。在我怀孕的

一段时间里，正是苦菜旺盛的季节，由
于吃多了辣椒之类上火的东西，医生建
议我喝解毒的中药，说是对胎儿好。我
不喜欢吃中药，就在家里喝苦菜汤。现
在回想起来，当初自己还真是有点任性
的，所幸女儿生出来后，细嫩的脸蛋光
溜溜的，没有一点上火有毒的迹象。我
想，是苦菜汤起了作用，因为它本来就
具有清凉解毒的功能。

那条山路我们爬得很辛苦，也很开
心。在他们四处欣赏山上风光，摆尽各
种姿态拍出许多靓照的时候，我一人四
处寻找苦菜，摘了一大包苦菜，这是我
除了快乐之外的另一个最大的收获。

夏日炎炎。长堤边，小路旁，浓荫里，高枝上，蝉鸣
阵阵，此起彼伏，时如情歌，缠绵悱恻；时如长诗，曲折回
环；时如洪钟，气势磅礴；时如细流，轻柔曼妙……

听蝉，不失为一件快事。
蝉紧跟着季节的脚步。初春，蝉蛹熟睡在大地的

襁褓中。晚春时节，蜇伏数年的蝉若虫才破土而出，
羽化成“仙”。一羽化，就开始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唱
歌，不管有无听众，都不放弃歌唱。刚学唱的蝉像新
歌手，只是老老实实地唱着“二——月——初——初，
二月初初”，似乎忘了真正的季节。蝉声梳理着春风，
抚摸着田野。

蝉是夏的使者，也是夏的音符。天稍热，蝉就“叽
叽吱吱，吱吱呀呀”地唱着。盛夏，蝉才成为纯粹的男
高音歌手，“知了，知了”，时高时低，时急时缓，时曲时
直，仅几个简单的音符，却令人迷醉。碰上风儿轻轻

地吹，溪水哗哗地流，鸟儿柔柔地叫，蝉的舞台更多了
些伴奏，夏的身上也多了些激情。

初秋，蝉不再闹，而是三声两点，声音稀疏却铿锵
有力。似乎在迎接金秋，酝酿丰收的喜悦。深秋，蝉
便噤声，默默地结束了短暂而平凡的一生。
听蝉，不同的听者有不同的心境。

儿时听蝉，满是乐趣。蝉唱就像一根无形的线，牵
引着娃们的心。课余，饭后，呼朋引伴，钻到叶子最浓密
的树下，闻着叶香，乘着凉。偶尔还能凑上几毛钱，买瓶
汽水轮流喝着，买根冰棍轮流舔着，有时甚至为了其中一
个调皮蛋多喝了口汽水，多舔了下冰棍，争得脸红脖子
粗。蝉总是选择最密的叶间，或最高的枝头栖居，常常只
闻其声，难见其形。小伙伴们只能干瞪眼，根本抓不着
它。要是在树干上剥到几只或金黄、或土灰的蝉蜕，也笑
得合不拢嘴。夏夜，如果有一两声蝉鸣，梦就更加香甜。

成年听蝉，另有滋味。工作累了，听听窗外蝉唱，
紧张的大脑得以片刻舒缓。写作烦了，听听案前蝉
叫，灵感油然而生。假期郊游，听听树上落下的蝉歌，如
清波在内心荡漾，似清风在头顶抚慰。乡下避暑，听听房
前升起的蝉韵，慢慢读出了老屋的亲切。“清风半夜鸣
蝉”，许是蝉知了夜的静谧，还是人懂了蝉的心思。

古人听蝉，由物及人。“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骆
宾王借《咏蝉》在狱中思念远方的家乡。“本以高难饱，徒
劳恨费声。”李商隐借《蝉》感慨自己的身世。

听蝉，亦听禅。蝉生性高洁，栖高饮露，自由奔
放。唐初诗人虞世南的《蝉》写道：“垂緌饮清露，流响
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蝉数次蜕壳，挣
脱蕃篱，终成歌者。做人也可学学蝉，坚守本真，率性
而活，随性而吟，淡定而居。

听，窗外一声蝉歌，又拨动了我的心弦。

记忆中的嘉鱼亦如婉约的佳人依偎于我的故园
梦。那一碗黏黏的还冒着热气牵着绵绵情丝的湖藕
汤，时常勾起我对嘉鱼的屡屡情愫。

对嘉鱼的印象还源于自己的家乡和嘉鱼的舒桥
一衣带水，阡陌相连。记忆中，儿时的年，总是与嘉鱼
息息相关。每逢大小节日，我们赶集似的步行四五公
里集聚在舒桥，追逐在大大小小的店铺中，双手牵着
同伴们的欢歌笑语，耳闻此起彼伏的吆喝声，舒桥替
代了我们童年时光中的都市风景。更值得期待的是
每到年关，父亲都会和同村的一大群男人一起扛着铁
锹到蜜泉湖里去挖湖藕。渔舟唱晚，父亲回了，年也
就到了。抽出一条条缠绵着蜜泉湖美丽传说的湖藕，
拂泥洗净如雪，上锅细火飘香，细嚼慢咽，再喝一口黏
黏的藕汤，年的滋味就在心底潋滟。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到过嘉鱼县城一次，那时我只
有十几岁，只记得县城只有一条长长的街道，穿过熙熙
攘攘的人群，走过街道的尽头就可以聆听到滚滚的江
涛；伫立江堤，还可以看到对岸的洪湖水浪打浪。

光阴荏苒，几十年沧海桑田，嘉鱼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而今的嘉鱼北临长江，东近武汉，南邻赤壁，水

陆交通四通八达。城区的发展更是日新月异，昔日的老
街就像古木抽新枝，新街工业园（往潘湾去的方向）、鱼
岳工业园（武深，京珠连接线）和县工业园（官桥方向）更
显一派繁荣，嘉鱼人的热情从这里向四面八方延伸。

伫立在城市的中心，纵横交错的宽阔的城区道路，
掩映在绿树红花之中，人来车往，井然有序。

嘉鱼人很会打扮自己的城市。二乔公园既是嘉鱼
的一张靓丽的名片，更是嘉鱼人骄傲的公主。走进二乔
公园，极目之处，你的视野立刻变得纤柔和宽裕。葱郁
柔美的小山、迂回叠翠的小路、精致小巧的亭台、悠闲
信步的人影无不让你爽心悦目，心旷神怡。蓝天之下，
三湖连江就如无边的翡翠迂回环抱着二乔公园。这时，
你若是荡舟戏水，湿润而清新的湖风会尽情挑逗你的衣
襟，仿佛是在轻抚你的情弦和你一起演奏一首时令小
调。置身这如诗如画的江面，眼前的一切仿佛就是嘉鱼
人倾情描绘的一幅壮美的画卷。泊船上岸，徜徉园中，
那一尊尊栩栩如生的雕塑，总能留住你的脚步，让你的
思绪飞越千年的时光，重现群雄争逐，铁戈飞蹄的壮
观。继而，你不得不佩服嘉鱼人将三国古文化巧妙的融
合现代元素的匠心独运。漫步在公园的林荫道中，那错

落有致的亭台楼阁，或是旁逸斜出，或是依水而伫，但总
是那么有姿态，那么盈满情调和雅致。当最后一抹余晖
映红了三湖连江的时候，乐声曼舞，华灯绽放。彩灯下，
二乔更是以她的缱绻和万种风情逗引八方的游客流连
忘返。拾级而上，缓步凭栏凝视碧水之中的二乔雕塑，
那如虹的喷泉，万千姿态，时而如仙女散花，时而如珍珠
四溅，时而如烟雾朦胧。朦胧中的二乔更是妩媚淋漓，
缱绻难抑，“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
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这应该就是嘉鱼人
的风度和气概。

其实能让我拿起笔走进嘉鱼的远远不止这些。嘉
鱼的麻糖、嘉鱼潘湾的蔬菜、嘉鱼的官桥八组、还有穿境
而过的滚滚长江……

2014年，我有幸结识了嘉鱼县作家协会的几位文
友。交谈时，我听到最多的是他们对家乡的挚爱和对故
乡执着的情怀。短短四年的时间，他们组建了一支作家
队伍，用他们的心和情，挥毫泼墨，为赞美嘉鱼、宣传嘉
鱼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乐章。

走进嘉鱼，不仅仅是因为她和我的故乡赤壁同是三
国故地，更重要的是心中有那山、那水、那景、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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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絮语

徐富是小区里出了名的抠门小气鬼，自从接来老
家乡下的岳父岳母大人后，三室一厅的房子就显得拥
挤不堪。因此，徐富不得不忍痛割爱，扔掉一些没有实
际用途的家具摆设之类的东西 。

这一天，一个收破烂的路过徐富家这条小巷，徐富
招呼收破烂的上楼帮忙，把客厅里的金鱼缸抬下去扔
了。待从三楼把金鱼缸抬下来后，徐富和收破烂的都
累得气喘吁吁汗流浃背，两人 抽了一支烟小憩一会儿
后，收破烂的手指金鱼缸说：“真的不要就给我吧！”

徐富随口回答说：“你要就搬去吧。”收破烂的说了
一句“谢谢！”正要请徐富帮他搬上三轮车的时候，徐富
见收破烂的心动便开口说：“给我50元钱算了。”

收破烂的听说要给钱，不禁愕然道：“你不是要扔
掉不要了吗？怎么还要50元钱？”

徐富见财起心回答说：“当然要钱啦，开玩笑，这可
是花1200元钱买来的呢。”收破烂的说：“既然这样，那
我不要了。”

徐富立即改口说：“那好，亏你帮了我，45元钱给
你好了。”

“4.5元给我都不要了！”收破烂的有些气愤地说
罢，随即跨上三轮车就要走，徐富见米糠里榨不出油
来，立即拉住收破烂的说：“你不要没关系，5元钱请你
帮我送到前面旧货店去好不 好？”

不一会儿，徐富跟着收破烂的三轮车到了旧货
店。刚抬下笨重的金鱼缸，付了收破烂的5元钱，不
料，店老板出来说，这东西又不好卖，就是送给他也没
地方放了。顿时，徐富瞪着眼哑口无言束手无策。

收破烂的收了徐富5元钱，蹬着三轮车掉头就
走。店老板见状，立即以不容置否的口气说：“快拉走
好了，不要塞在店门口妨碍我做生意。”

无奈，徐富又得伸长脖子张开大口喊收破烂的回
来帮他拉走，收破烂的回答，他要去忙自己的生意。徐
富不得不再开价5元，请收破烂的帮他拉走，收破烂的
这才掉转三轮车折回来。

石榴花悄悄地开放了，每朵盛开的花儿如同用光
洁细腻的瓷器精雕而成，精致，美丽，给人一碰就会碎
掉的感觉，令人不忍心去采摘。浓绿的叶子掩映着血
红的花朵，显得炫丽无比，阳光下每朵灿烂开放的笑
脸，仿佛在告诉人们浪漫的夏天来了。

夏天来了，太阳一大早就高悬在空中，大地亮得
炫目。小草全都垂着头，绿得苍白无力。木槿傻傻地
站在竹篱边，花朵也无精打采地耷拉着脑袋。柳树无
奈地摇着长条，不时有几片枯黄的叶子随风飘落，像
汗，像泪。小虫子也许躲在树叶下、草丛中，无影无
息。只有蜻蜓不畏酷暑，亭亭玉立在荷花丛中，满池
绿叶华盖的荷花在骄阳照耀下，倒更增添了几分娇
艳。知了不知疲倦地唱着歌：知了，知了，仿佛在说：
好热，好热。

“锄禾日当午，汗滴和下土。”农民们正头顶火球
般的日头，辛勤地劳作在田间地头；电力工人屹立于
云端忙着架线施工送光明，座座宝塔烙下他们坚强的
身影……

轻吟起“泉眼无声惜流，树荫照水爱晴柔”的诗
句，令人忍不住想要去寻觅一片清幽的天地。看吧，

一条石子小路直通向青山深处，两旁是蓬勃生长的庄
稼，郁郁葱葱的树木和不知名的野花。小溪静静地流
淌，阳光照射在清亮的溪水中，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沿着清凉的溪水往上走，就会看到一潭深绿的泉
水，潭周围是长着绿青苔的大石头和参天的古木。茂
密的树木倒映在水中，以致水绿得像是被草木染过似
的。水是那样清，清得能看得见潭底的青褐色的石
头。跳进潭中，美女们乌黑的长发和雪白的肌肤沐浴
着冰冷洁净的山泉，那种凉爽的感觉遍及全身。夏天
浴山泉，真是一种至美的享受。

夜幕降临的时候，太阳终于平息了暴怒，悄然离
去，西边火红的云彩也慢慢地消失了。夜空中弯月一
轮，孤星两点。月下荷塘，更加显得幽丽。满池盛开
的荷花，或洁白淡雅，或国色天香。清风徐徐，暗香流
动，花朵、绿叶迎着风儿轻轻地扭动着腰肢，恍若一群
翩翩起舞的美丽仙子，令人驻足忘返。稻花的清香，
青蛙的鸣叫声和着夜风缓缓传来，于是不由想起辛弃
疾那句“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夏夜词
句。流萤在周遭飞舞，旷野寂寥无人，唯有蝉吟，唯有
哇鸣，唯有月光一泻千里。

月朦胧，鸟朦胧，“轻罗小扇扑流萤”，同样诗意的
夏夜，在现代，还会有人于月下吟着优美的古诗词
吗？还会有雅致情怀的小女子，着软底的绣花拖鞋，
披一袭飘逸的白纱裙，于月光下“轻罗小扇扑流萤”
吗？于是不由得想念起遥远的古国皇宫中，那些无数
个被囚禁在深宫内的美丽精灵。她们的裙裾流动，她
们的长发飘飞，她们大抵冰肌玉骨，貌美如花。可是
她们每天只能“遥望牵牛织女星，轻罗小扇扑流萤”，
无法感受大自然的多姿。何苦来到帝王家啊？暗淡
的生命在高墙内流逝，美丽也同时光一起消失，直到

“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想起来她们的生活是何
等的寂寞，命运是何等的悲惨。现如今的美女，时髦
的装扮，丰富的夜生活，在这个多彩的世界，自由自
在，无拘无束，可谓幸福而浪漫。

浪漫的夏季，有美妙的诗词，有亮丽的色彩，有勃
发的成长，有刻骨的相思，可谓繁华遍地；然而更多
的，却是艳阳下无可避免的真实生活，那遍地的汗水，
一路的无奈。

但愿我们的人生亦如这热情的夏日，用浓烈的梦
想酝酿亮色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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